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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3月开始，一支被称为“断鼻家族”的北迁象群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吃吃喝喝玩玩，把自己玩

成了“世界网红”。近一个月来，象群高歌猛进，接连穿越数个县市，让人们一度怀疑，它们很快就会出现在昆明

市区了。可是就在此时，象群却突然向西南转向，然后不走了，停留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一待就是近一周。

象群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决定在十街乡定居？有没有可能就地设立保护区让它们安家？带着诸多疑问，

记者来到了十街乡象群迁徙现场一探究竟。

当地村民：
当饲养员，也行！

在云南省的版图上，玉溪市易门县

并不是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只有云南

人才知道，这里是一块盛产菌子的宝

地，而十街彝族乡则更是一个默默无闻

的存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大事发生，直

到上周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平静。

“当时我在家里接到村里通知，大

象要来了，让大家赶紧躲起来，我还以

为是在开玩笑。”十街乡着母旧村村民

刘洪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是觉得有

点匪夷所思。一群大象从他的家门口大

摇大摆经过，钻进地里一通吃喝，然后

一溜烟地消失不见，留下一脸懵圈的村

民面面相觑。

在老刘家对面的田地里，留下了不

少大象的脚印和粪便，硕大的足迹变成

了小水塘，成为了小昆虫们的乐园，而粪

便中有着没有消化的植物种子，这就是

象路的由来，大象所经之处，万物生长。

“它们走路非常安静，就算从我家

门口经过，一点点声音都听不见。”老刘

当时躲在二楼，原本以为会是一场鸡飞

狗跳，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大象悄悄

地来安静地走，在村庄内表现得非常温

和，有一头大象甚至还用鼻子敲了敲某

位农户家的门，看没人敢来应门就悻悻

而去。至于损失，老刘家有一片生姜地

“惨遭毒手”，大象估计是觉得难吃，一

怒之下把生姜地踩了个稀巴烂。而其他

村民家的玉米、甘蔗、芭蕉则成为了主

要目标，还好损失不算大，政府也表示

会有所补偿。

谈到这群大象的来访，老刘说感觉

有点怪怪的。说是好事，谈不上。大象一

天不走，警报一天不能解除，村民还是

得小心度日。老刘邻居家的姑爷，住在

离象群目前最近的南山村，一天晚上去

田里查看，看到锄头倒了一时大怒：“谁

敢动我的锄头？”结果手电一照，不远处

七八头大象正盯着他看，吓得一路逃回

村，再也顾不上锄头。

说是坏事，倒也不至于。至少大象

的到访，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乡村一下

子闻名全国，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最

近游客也来了不少，都说是来追大象

的，当然全被拦在警戒线外围。“以后如

果它们不走了，设立一个保护区把象群

养起来，也倒是可以。”老刘算了一笔

账，种庄稼还要自己找销路，如果变成

种“象粮”了，村民也就自动变成了饲养

员，还能促进家乡旅游业的发展，但前

提是它们得配合，万一保护区设立了，

象群又跑了，就是白忙活一场。

不论结果如何，老刘还是希望能尽

快回到正常生活，不管是大象离去还是

人象达成共识和睦相处，事情总这么悬

着，不是回事。

野保摄影师：人象相处，不易！

在现场，记者遇到了一位拍摄野象十多年的摄影师小施，他也是为了拍摄象群

而来，在谈到象群为何会在这里长时间停留，小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十街乡是一个河谷，有山有水。在云南，气候是呈现立体变化的，高海拔的

山上气温低，低海拔的河谷盆地温暖潮湿。这里的气温就比周边明显高不少，和西双

版纳保护区的地貌也比较类似，水源、森林、灌木都有，而附近农田也多，大象可以轻

而易举找到食物。

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一头小公象离开象群出走了十多天，按理说10岁的它还没

到自立门户的年纪，调皮捣蛋离家出走的可能性更大。于是象群就会选择一个比较

安全，食物又充足的地方等它，可能汇合之时，就是象群启程之日。

在小施看来，如果象群不走了，那么更大的问题就会出现，村民应当如何与象群

相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对人对象都是如此。

在西双版纳的野象保护区，大象与附近村民经过了多年相处，已经达成了某种

默契。白天，农民种地，象群睡觉；晚上，农民休息，象群觅食。双方互不干扰，甚至有

时大象还会主动向人类求助——如果象群内有小象生病或受伤，在紧急情况下，大

象会把小象主动交给人类救助。这种聪明的动物凭借超群的记忆和经验，判定人类

没有威胁并且会帮助它们，而达成这样的信任需要长时间的相处磨合。

尽管如此，野生大象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每年都会发生野象伤人事件。小

施就曾经被大象追过，等他发现时，巨兽已经向他冲来，和着母旧村村民的经历一

样，没有一点声音，脚掌的肉垫让这头庞然大物安静得像只猫。当时小施丢下摄影器

材拔腿就跑，所幸这头大象只是象群护卫，以驱赶入侵者为主，并不一追到底。但如

果遇到独象，多半凶多吉少，人类根本跑不过一头狂怒的野象。

小施说，和大象相处，要清楚意识到边界在哪里，如何在保护大象的同时，保护好自

己。十街乡附近的村庄，已经建立了临时野象预警体系，张所村党总支书记李柏告诉记者，

在无人机发现象群有进村迹象后，10分钟内就会通过村喇叭、党员干部、志愿者通知到所

有村民避险，因为疫情而建立的基层治理体系如今被用到了防象上，也是意想不到的。

目前为止，“断鼻家族”的表现还比较“文明”，基本绕着村子走，白天睡觉，晚上

下山，看到人就远远躲开，只在村庄外围的田地觅食，人象互信正在建立。

野象专家：
定居此处，未必！

十街乡是否真能如人们所期望的，成为大象

旅行团最终的新家园？一直追踪监测象群北迁的

沈庆仲是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高级工程师，有着30多年的野象保护工作经验。

他说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容

易就能做到，而且这里也并非最适合野象的栖息

之所。

野象的生存有几个必要条件，气候适宜、水源

充足、有栖息的森林、充足的食物，以及微生物和

矿物质，缺一不可。十街乡具备其中几项条件，但

自然食物太少了，比如象群所栖身的南山，山上的

森林基本没有什么植物可吃，它们只能下山到坝

子附近的田地吃一些庄稼和人类投喂的食物，但

这对野象而言，凑合一阵可以，一直如此不行。

象群目前的主要食物是玉米和甘蔗还有芭蕉，

这些食物相当于人类的精粮和大鱼大肉，偶尔吃一

顿可以，天天吃谁都受不了，主要还是靠天然植被

保证营养均衡合理。单从这一点上说，象群就不适

合在此地久居，有人说大象这几天都吃胖了，这并

不是好事，说明饮食不健康，已经营养过剩了。

此外，十街乡的地形条件只是貌似和保护区

类似，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适宜大象生活的区

域呈碎片状，被村庄农田所割裂，势必造成人象冲

突。“大象是记仇的动物，现在温和是因为它们没

有被人伤害过，如果以后万一发生意外被人惊吓

或伤害，那么不管它们迁徙到哪里，都会对人类怀

有敌意，人象活动区域过于接近，也是这里的不利

因素。”

走又不肯走，留又留不得，究竟哪里才是适合

大象的栖息之所？沈庆仲表示，这个问题，人类想

不明白，也无需去想，还是交给大象自己去判断。

头象的智力相当于5岁的人类，已经可以思考哪

里适合自己。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野象北迁，历史

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作为一名资深野象专家，沈庆

仲也无法给出答案，但他相信这群大象在人类的

呵护与引导下，最终还是会向南迁徙，找到一块真

正属于它们的乐土，在这点上，人们只需要保持耐

心，尽量避免打扰和保证双方安全，在紧急时刻再

出手相助，对大象的判断力应当抱有信心。

对于本次大象远足的原因，有观点认为是大

象栖息地被破坏所致，对此沈庆仲表示，迁徙是诸

多因素综合导致的。比如保护区气候反常遭遇干

旱，竹子大量开花死亡自然轮换，而保护区内大象

的数量又增长迅速，领地和食物资源的匮乏，迫使

它们不得不另寻他处安身。事实上云南大象迁徙

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这一次似乎跑得有点远有点

偏，才引发了如此大的关注。

沈庆仲也坦言，野象种群数量的增加，与人类

生存空间产生交集冲突，这个问题必须直面。“象

的权利要保护，人的权利也要维护，保持两者之间

的平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达成人象和谐共

存的唯一方式。”但不管象群是走是留，它们的前

景一定是光明的。从政策、法律、技术、资源，乃至

国民的生态理念上，中国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善

良的中国人一定会温柔守护这些高贵的生灵，帮

助它们完成寻找家园的漫长旅程，成就一段值得

传颂的人象奇缘。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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